
清风暖阳，鸟语花香，春来春往，我陶醉
其中，无言地享受生活中的快乐。不知何时
开始，文字在我心灵中身体里躁动，牵动身心
的每一条神经，突然炸裂般地苏醒。从此，文
字不再仅仅是文字，它们像一个个精灵，文字
的表面、侧面、深处、宽处无一不急着诉说，它
们想急切地告诉我它们富有深意……

有人说“热闹的往往浅薄”，热闹的时候人
们的情绪是漂浮的，满满地往上冒泡泡，所以
说美得冒泡。当遭遇挫折与打击，碰壁摔跟
头，满怀悲愤，我们不得不沉下来，仔细思考，
用心寻找出路，寻找从挫折中奋起的新起点。
这时候，就在这时候，那些写在书上的文字，那
些人们掏心挖肺、才情奔泻出来的记录，那些
入心走心的话语有如精灵——活的精灵，它们
突然间从书中窜出来，映入眼帘，直击心底，为
懂得它们深意的人们抢救修补心灵的创伤。

从前的我，只管浅薄地快乐着，热闹着，骄
傲而任性。渐渐岁至中年，各种遭遇未经允许
地长驱直入，我完全没有准备好，真心有些招
架不住，需要不断地擦拭心灵，清理岁月留下
的垃圾，不断地强壮精神，让我们足以去应对
生活的各种挑战。

在我快乐时，我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我
想起来用文字宣泄我心中的郁闷。即便是这
样，文字依然如我的老朋友，对我不离不弃，在
我郁闷难耐的时候，我拿起手中的笔，或是电
脑键盘，倾诉心中的悲苦，如同抽丝剥茧，在自

己与自己的诉说中，以文字为中介，自己与自
己做了朋友。在与文字的倾诉中，身心的情绪
垃圾慢慢卸下来，在与另一个自己对话的过程
中，慢慢想清楚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悲愤中，文字醒来，开始用它灼热的力度
炙烤我的身心，驱散阴霾；悲愤中，文字醒来，
用它的浅吟低唱，轻轻诉说它的情怀；悲愤
中，文字醒来，用它的种种细腻，滋养着我的
精神，打通我的命脉……

我必须清醒，这是我人生的必然经历，我
不能在懵懂中度过一生；我必须清醒，品尝生
活的苦辣酸辛，我的感知觉需要在清醒的状
态下进行；我必须清醒，有质量的人生必须是
有担当的人去完成。

清风暖阳，用悲愤中醒来的文字重新输
入，竟有了不一样的深度；鸟语花香，用悲愤
中醒来的文字再次记录，竟有了不一样的鲜
度；春来春往，有了从悲愤中醒来的文字倾情
辅助，竟有了不一样的温度。从此后，我将与

从悲愤中醒来的文字为伍，享受生活中的四
季轮回、花飞雪舞。

文字精灵们，你们全方位地朝我涌来吧，
你们的表面、侧面、深处、宽处全都向我诉说，
诉说你们的富有深意，诉说你们的弦外之音，
大弦咚咚，小弦嘈嘈，耳膜嘣嘣，我将全身心地
沉浸，全身心地体会感悟。有了从悲愤中醒来
的文字精灵，我的生命开拓了深度和宽度。如
今我不惧怕逆境与考验、辜负与待慢、伤害与
欺骗，我全情悦纳生命中的顺境与幸运、开心
与畅快、幸福与蜜甜。

山还是那座山，水也还是那道水，有了从
悲愤中醒来的文字做主，一切显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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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和平（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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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爱琼（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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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
每临教师节，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父

亲，想起那个把教师的悲情和爱意铸进骨骼
融入血液的老教师。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在近乎文化干涸的
家乡，读过经书教过私塾的爷爷是十里八村
文案的里手，也是那时的我心中的骄傲。而
对于我的父亲，因为有一次他把我家藏在阁
楼里的许多旧书一股脑儿的当废纸卖了以后，
让喜爱看书的我好是伤心，由此我猜想父亲肯
定没读过书。不料有一次，带我们数学的老师
病了，学校找人代课，竟把常年放养生产队那
几条黄牛的父亲找来了。也不曾想走上讲台
的父亲，一改做农活时的窘态和拙笨，数学课
竟然讲得生动而有趣，让一向有点瞧不起父亲
的我惊诧不已，当然，也心傲不已。

由此我逐渐知道，父亲不仅读过不少
书，而且之前教了十几年的书，只是由于政
治原因，才被迫离开了教师岗位。也许是由
于文化惹的祸，父亲在那时期对文化只字不
提，有一阵子，甚至看到与文化相关的事物

都觉得堵心。所以，他把承载着自己教书梦
想的一切东西都舍弃了。而自从那次代课
了以后（其实也就是几天时间），父亲似乎找
到了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即使是在家放牛，
也放得兴趣盎然，并且，也开始关注并辅导
我们的学业了。

而真正让父亲挺直腰杆的事儿，是“文
革”结束后他被平反了，又走上了教师岗
位。挣脱羁绊的父亲总是乐呵呵的，浑身上
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全心全意地扑在教
育事业上。那时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一中

心小学教书，上高中的我经常很晚下自习回
来时，总会看见伏案工作的父亲，暗淡的灯
光笼罩着父亲瘦弱的身影……

其后的好多年，已经退休的父亲不愿居
闲在家，他总是很乐意被许多学校返聘，很
乐意忙碌在三尺讲台上。直到他后来腿脚
不便不能站立为止。而且他人前总是津津
乐道于自己的教书生涯，人后又以傲然而肃
然的神情教育后辈，他说：教书即积德，德厚
则家兴，家兴则国强。

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家三代人以教育为
业的已有十多人。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朝思
暮想的就是陪伴自己多年的三尺讲台，尤其
到了晚年，躺在病床多年的父亲，在回忆起
自己的经历，在夸谈后辈的“出息”时，即便
是被病痛无情地折磨着，脸上仍然会露出久
违的阳光。

今又教师节，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
那个已去了天国世界十三年的，却可能依然
还做着教师梦的老教师。

夏日清晨，我们县植保站两名技术人员驱
车前往高铁镇西海村，为水稻种植大户熊新阶
去安装100套诱捕器。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
空气却沉闷不堪，已显露出燥热的氛围。树上
的绿叶纹丝不动，只有那知了在欢快地叫着，
好像在大声宣告：滚滚热浪将扑面而来！

在乡间田野行走二十年，却不曾去过西海
村。“西海”，多么好听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大海
或辽阔的水域，不觉心生凉意。车子沿着一条
银带般的水泥路前行，路的两边是一座座山
丘，山丘上是密密的水杉树林，也有些许的果
树，其间布满繁茂的杂草，满眼的绿意。再往
前行，路的右边出现一座不小的水库，清凌凌
的水，静幽幽的远山，几只水鸟偶尔掠过波光
粼粼的水面，让人顿生无边的遐想；而在路的
右边，可以望见一口荷塘，满池的荷叶碧绿娉
婷，满池的荷花清雅绽放，仿佛有淡淡的荷香
飘过来，打开车窗，深深地吸一口，再吸一口，
沁人心脾。

车子在山丘间穿行，阳光在树林间穿梭，
越往深处行，路越来越窄，林木越来越繁茂，空
气越发的舒缓起来。时不时见到山林间有两
三户人家，空落落的房舍掩映在绿树间，或大
门紧锁，或只有孤独的老人坐在门前，不见袅
袅的炊烟，不闻犬吠鸡鸣。多年之后，这里会不
会完全没有人烟？这里的村民难道不依恋故
土？他们的离开一定是不得已，他们还会有回
来的一天吗……正当我感慨万千时，车子在一
排低矮的瓦屋前停下来，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走下车，一位中等个头、黝黑皮肤的大哥
迎了上来，他就是种田大户熊新阶。熊大哥五
十多岁的样子，阔脸，大眼睛，眉宇间满含笑
意，精气神十足，他的裤脚上沾着泥水，看来是
刚从田地里回来。瓦屋前坐着四五位村民，都
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一边摇着蒲扇，一边
听着乡村广播，一边谈论着一些稀奇古怪的
事。听熊大哥讲，这一排瓦屋是他十多年前盖
的，为的是在路边开一家代销店，他自家的房
子是两层的楼房，离这不远。那时候村里的人
口多，代销店的生意还特别的红火，现在村里没
有了年轻人，几乎没有了生意。但店门不能关，
村里那些老人，他们体弱多病，哪有精力走出山
林，去到镇上买一些油盐酱醋。所以，代销店依
旧开着，不为赚钱，只为方便那些留守老人。

我们一边聊一边组装诱捕器，不一会的功
夫，成功组装了十五套。熊师傅一下子就学会
了组装的技能，所以余下的留给他自己处理。
我们又和他一起将组装好的诱捕器运到他的
水稻田，将其安装在田间地头，一亩田安装一

套诱捕器，主要用来诱杀水稻害虫二化螟的成
虫，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这时候烈日当空
照，我们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熊大哥赤着脚走
在田埂上，晒得通红的脸上挂满了汗珠，却依
然干劲十足，一脸的兴奋。他说：“这样的绿色
防控真好，不用打药了，稻米的质量好了，价格
会更高，真心地感谢你们！”

山区的稻田不像平原的那么平展、成片，
一马平川，而是高高低低，这儿一块，那儿一
片，田的四周野草丛生，田埂凹凸不平，田间耕
种不便，管理起来自然十分的艰难。十五亩地
几乎要走十五道田埂，每一道田埂上的野草都
被熊大哥砍得光秃秃的，田里的稻苗疏密有
致，一棵一棵稻株在烈日下精神抖擞，显露出
勃勃的生机。我此刻站在一棵大树下，和一位
正在塘边浣洗衣裳的老阿姨聊起熊大哥，老人
家说：这个熊娃吃得了苦，蛮有种田的头脑，心
地也善良，村里好多出去打工的人都愿意把地
给他种。阳光越来越炙热，熊大哥行走在绿油
油的稻田间，湿透了的衬衣紧贴其背，他的脚步
不急不缓，一脸的从容与平静。这使我突然想
到了梵高的《向日葵》，一股阳光下的生命力！

告别熊大哥，驱车返回，正是热浪滔天的
正午。熊大哥站在他的代销店门前，举起他那
双黝黑粗糙的大手与我们作别，笑意在汗水中
荡漾。再次经过那座水库，再次望见那口荷
塘，它们依旧安静如斯。我想：只要心底纯净，
不管世事多么喧嚣，我们依旧可以从容自在！

我想说：七月，我到过美丽的西海村！

■陈怡升（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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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夜的大雨，总算驱走了酷
暑的炎热。望着窗外随风摆动的绿
叶，感觉清晨阵阵清风带来的凉意，我
起床信步走上三楼平台，只见我家宠
物犬小白在追赶什么东西，我以为它
又在狗拿耗子，并没有在意，因为在这
之前，它己经抓过了几只老鼠。

这三楼平台，是小白的领地，神圣
不可侵犯，别说只老鼠，就连飞来一只
苍蝇，它都毫不留情的将它撵走。小
白活泼可爱，非常善解人意，给我带来
很多的欢乐。

这时，我看见一只麻雀站在平台
的护栏上，正冲着小白凶猛的尖叫，听
起来有点吓人。只见小白也不示弱与
它对着叫，仿佛是在吵架，我顿感奇
怪，顺着小白的前方望去，只见角落里
有一只小麻雀龟宿一团正发出吱吱的
叫声。我一下明白了，原来小白追赶
的不是老鼠，而是那只小麻雀。而站
在护栏上发出尖叫那只大麻雀，一定
是那只小麻雇的母亲，它冲小白厉声
的吼叫并摆出一付攻击的态势，是不
让小白伤害它的孩子。这场面很动
人，我立刻跑上前去，呵斥小白并将它
驱逐开来，小白好像受了委曲，冲我叫
了两声躲到了一边，看它眼神很不甘
心，好像随时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我急牤走上前用手轻轻地将那只
小麻雀捉在手心，正准备看个究竟，这
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那只大麻雀奋
不顾身地飞上我的头顶，用尖嘴啄我
的头发。我还未反应过来，本能的用
手去抓它，它却在我头顶上方不停地
盘旋，并发出另外一种叫声。这叫声
与刚才冲小白怒吼的尖叫有明显的不
同，带有一种衷求的音调，仿佛是在对
我说：“请您别伤害我的孩子！”这场景
太感人了，从一只麻雀的身上，我再一
次倍感那种大爱无疆的母爱。

其实，我并没有要伤害这只小麻
雀，只是想看一看它有没有受伤。我
仔细地检查一遍，还好只是淋了雨，受
到惊吓，并无大碍。我顺手从走廊凉
衣绳上，取下一条干毛巾，轻轻的将小
麻雀包了起来，用双手捂着它贴在我
的胸前，让它能感受我的温暖和爱心。

看着这只可爱的小麻雀，让我情
不自禁地回忆起童年的快乐时光，爬
房檐，掏鸟蛋，设陷阱，要是捉到一只
麻雀，一定用一根长线绑在它腿上，牵
着它四处乱飞，从中取乐。因为在那
储粮备荒、视粮如命的年代，只因麻雀
偷吃粮食，被列入“五害”，是被消灭的
对象。青年时期，我一支汽枪，打遍小
县城，有时一天就有一百多只麻雀葬
送在我的枪口下。现在回想起来，倍
感渐愧。

如今，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
增强，人与鸟类和谐共处，爱护鸟是我
们的责任。我们有义务保护鸟类，保
护好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的
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到处生机盎
然，鸟语花香。回头我再看看我手中
的这只小麻雀，它是多么的乖巧可爱，
再抬头看看那只鸟妈妈，勇敢，善良而
伟大。

我双手高高举起小麻雀，对着麻
雀妈妈说：“你们都是大自然的精
灵。来，麻雀妈妈，我将你的小宝宝
还给你，你要好好地保护好它哟。”说
完，我将小麻雀轻轻地放到房顶的瓦
栅上，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看着两只可爱的麻雀，一前一后
腾空飞起，只留下一串串愉快的歌
声。望着天空远去的飞鸟，心中久久
不能平静，有点失落，有点遗憾。再见
了，我可爱的小麻雀。

一只小麻雀
■施卫军（咸安）


